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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
在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实践∗

孙德刚　 张　 帅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经历了从感性到

理性、从片面到全面、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 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

的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其过程可分为谨慎接触

（１９７９～１９８７ 年）、初步参与（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１ 年）、机制创新（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和

主动塑造（２０１２ 年以来）四个时期。 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理念、
政策和行为的变化，受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
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和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不断强化等四个因素的共同

影响。 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不仅展现了发展中大国对中东

安全治理的参与，而且成为中国探索“维和外交”、运筹与美、欧、俄、非盟和

阿盟等大国和地区组织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维和实践中，如何做到既

“出钱”又“出人”， 既“出思想”又“出方案”，是新时期中国从“维和大国”
向“维和强国”迈进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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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指在联合国框架下，经对象国同意，有关各方部署军队、警察

和文职人员，以中立和非强制性方式促进冲突降级、危机管理和恢复和平的行动、机

制与政策。 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中立原则、对象国同意原则和非自卫不使用武力原

则，即“维和三原则”。①

中东一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联合国在该地区的维和行动迄今已

经走过了 ７０ 年历程。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中东停战监督组织

（ＵＮＴＳＯ），是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组建的第一个维和机构。 自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在

中东开展首次维和行动以来，国际社会总共在全球 ７１ 个热点地区执行了维和任

务。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组建一支跨国

性特种部队，成为联合国维和的重要实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３０ 年时间里，中国大陆一直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

外，受到西方阵营以及后来苏联的遏制、围堵和制裁。 联合国沦为美苏争夺世界霸

权的工具，甚至成为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手段，严重损害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

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国与联合国维和机构的关系受中—美—苏大三角结构性矛盾

的制约，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总体上持负面评价。

１９７１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大和安理会合法席位，但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负面评

价。 在安理会关于执行维和任务的历次表决中，中国奉行不参与投票、不承担维和

费用和不派驻维和力量的“三不”政策。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对联合国在中东

维和行动的评价自然受美苏两极格局的影响。 从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８０ 年间，联合国在中

东地区开展了三项维和行动，中国政府对安理会上述有关维和行动的议案继续坚持

“不参与投票”、“不承担维和摊款”、“不派遣维和力量”的“三不政策”，其中“不参与

投票”被视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五种投票行为。② 对此，周恩来总理阐明了中国对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主要态度：“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对联合国还不那么熟悉，

所以一定要谨慎。”③因此，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均拒绝联合国在中

东的维和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片面

到全面、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其历史进程大体可分为谨慎接触、初步参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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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赞成”、“反对”、“弃权”、“缺席”和“出席但不参与投票”。
转引自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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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新和主动塑造四个时期。①

一、 谨慎接触阶段（１９７９～ １９８７ 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爆发，加上随

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升级，成为联合国维和

面临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中国逐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

策，在联合国维和问题上改变了长达三十年的排斥和对立政策，转而采取谨慎接触

的策略，尤其表现为逐步改变“不参与安理会维和投票”、“不承担维和摊款”和“不派

驻维和力量”的“三不”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联合国在中东维和总体上延续消极政策，但开始进行谨

慎接触。 该阶段中国对联合国维和以及联合国维和对中国的重要性都认识不足。

１９８２ 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和 １９８７ 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都以国内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

均未提及联合国以及国际维和的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定位仅是“守卫边境、保卫

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②。 中国军队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尚未提

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安理会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表决中，中国仍多次拒绝投

票，这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服务于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大大压缩了军费开支，如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中国军费开支

年均下降 ５．８３％，③无意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二是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

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全面改善，中国不再把联合国看作是西方大国追求霸权的

工具，但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旧有观念产生的影响仍具有延续性，中国对联合国

维和行动仍然持保留态度，认为“维和”是虚，“干政”为实，联合国维和干涉了发展中

国家的内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几乎同时发生。 中国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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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阶段划分，也有学者使用“从谴责到参与”和“从拒绝到接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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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３７－１５４。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８ 日，第 １ 版；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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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地区严守中立立场，避免“选边站” ，另一方面在安理会投票支持联合国

通过两伊停火决议。①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和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安理会分别通过第 ４７９ 号和

第 ５９８ 号决议，中国与其他大国一道投了赞成票，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停止武装冲

突、恢复和平。 在中东地区，中国逐步发现自己与西方大国乃至苏联在安理会的

利益并非总是“零和” ，尤其在结束两伊战争、恢复和平方面，中美苏加强合作、

促进中东和平至关重要，也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具有一致

性。 正如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 （ Ｊｏãｏ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时指出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中国

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②在“不结盟、促和

平”的理念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塑造的和平与安宁的外部环境，与中国改革开放

的需求相契合。

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国

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本质的认知也逐渐从感性到理性；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旨在干涉民族解放国家内政”的批评日渐减少。 １９８１ 年，中国

在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和行动的第 ４９５ 号决议上首次投了赞成

票，开启了投赞成票、支持国际维和行动的历史；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第 ３６ 届联合国大

会审议了中国提出的“关于交纳驻扎在中东的两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摊款问题”

议案，并以 １１５ 票赞成、１３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联合国对中国主动交

纳维和摊款表示欢迎，同时承诺中国不会因为拖欠维和款项而丧失投票权。③

１９８２ 年，中国开始兑现承诺，支付逾期的联合国维和会费，④标志着中国对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价值判断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原先的“三不政策”到只保留“不派驻维

和部队和警察”这一项。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在联合国的话语也发生变化。 １９８４ 年，中国

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发言时强调，中国决心和其他国家一道，为维

护《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尽自己最大努力，并首次提出了加强联合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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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７ 页。
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第 ６４ 页；赵磊：《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态度》，载《外交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第 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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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能力的七点基本主张，为随后开始派出维和部队扫清了障碍。① 这意味着中

国政府首次将联合国维和行动视为“和平”性质，而不是改革开放前所谓美帝国主义

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争夺霸权的工具”。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

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Ｍａｒｒａｃｋ Ｇｏｕｌｄｉｎｇ）的邀请，派三人小组

赴中东考察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执行情况。 中国第一次通过联合国维和这一平

台参与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进程，开启了中国以多边为舞台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历

史。 尽管中国仍然维持原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态度，但放弃了改革开放前的

消极抵制态度和意识形态话语，逐步收回“三不”原则，转而选择接触政策，这无疑是

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重要变化。

二、 初步参与阶段（１９８８～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是中国初步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阶段。 该时期，中东传

统热点问题如巴以问题等依然存在，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

冲突的热度。

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加

上中国与美、日、欧等西方经济体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如苏联入侵阿富

汗）等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与西方大国政治联系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对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也

从批评反对转向初步参与，乃至后来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中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承认“维持和平行

动已成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地区冲突的缓和及争端的

和平解决，中国愿意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一道，对维护和平行动做出贡献”②。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积极评价联合国维和行动，并表示愿意为国际维和行动作出贡

献。 １９８８ 年底，经第 ４３ 届联大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特别委员会，俞孟嘉大使

首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力支持。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中国向总部位于耶

路撒冷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 ５ 名军事观察员。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８ 年，中国投票赞成

联合国在世界上 ３６ 处冲突地区执行维和任务（仅在联合国在索马里第二阶段推行

·８１·

①

②

《我代表赞成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并阐述我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原则立场》，载《人
民日报》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 ６ 版；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第 ６４ 页。

张慧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５１ 页；谢启美、王杏芳主

编：《中国与联合国———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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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强制和平”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向联合国维和行动 ５ 个特设机构派出了

４３７ 名军事观察员，包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伊拉

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团（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ｒａｑ⁃Ｋｕｗａｉ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ＮＩＫＯＭ），

关注海湾地区局势。①

中国全面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各地面临严峻的

维和任务息息相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发展中国家撤出绝大部分军事力量，留

下权力真空；一批亚洲、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

的蛊惑下，纷纷步入社会转型期，各种国内和地区矛盾集中爆发，成为冷战后国际秩

序的严峻威胁。 在西方大国应接不暇、苏东集团陷入内乱的情况下，联合国国际安

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赤字”，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维和的期望值增加。 中国参与

联合国维和增强了联合国作为多边组织的行动合法性，也减轻了“中国威胁论”的负

面影响。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维和是 １９８９ 年后中国打破西方封锁，破解“中国威胁论”，塑

造“和平、友好、开放”形象的重要手段。 １９９０ 年，中国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派出了

５ 名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维和任务。 １９９０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引发海湾危机，当年 １１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６７８ 号决议，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国投了弃权票。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

国派出了 ２０ 名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团。② 后因联合国

财政困难，中国政府派遣人员减至 １５ 人。 同年 ９ 月，中国向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

票观察团派遣了 ２０ 名军事观察员。③ 这是中国维和人员第一次赴西撒哈拉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具有很多传统维和行动

所不具备的特征，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④ 西方大国越来越频繁地援引《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使得调停维和与强制行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⑤ 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大国推行咄咄逼人的“第二代维和行动”，一度使中东和非洲维和的风险增

加。 １９９３ 年美国在未告知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指挥人员的情况下，对当地极端组织发

起攻击，结果遭遇极端组织的激烈抵抗，导致联合国 ２ 架直升机坠毁，１８ 名美国士兵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ｉｎ 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２４．
Ｉｂｉｄ．， ｐ． ２８．
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第 ６５ 页。
孙洁琬：《冷战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３９－４４ 页。
毛瑞鹏：《主权原则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议案中的投票行为（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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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１ 名马来西亚士兵死亡，９０ 余人受伤。 在美国国内的压力下，美国不顾索马里维

和需要单方面宣布撤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部队也于 １９９４ 年年初相继宣布撤出索

马里；联合国被迫于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撤出在索马里维和部队。①

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发生“黑鹰坠毁”事件后，西方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从

积极介入转为消极应对，为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维和行动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政

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愿不断增强。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参加联

合国维和待命机制（ＵＮＳＡＳ），这是中国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１９９９ 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遣维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加了当时 ３１ 项联

合国维和行动中的 １６ 项，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联合国维和行动。

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②的

论断。 １９９７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多边外交”并将“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

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等理念，还对军队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作用方面

进行了重新定位，表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动性不断增强；③中国对

“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作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解。④

三、 机制创新阶段（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年）

２１ 世纪初以来，中国继续扩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维和机制创新成为新亮

点———对内外交部和公安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培训与派出；对外

参与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 ２００２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

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２００７ 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人民军队的任务是“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成为重要使命。⑤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中国首次向阿富汗派出 １ 名维和警察，此后每年轮岗。

在该时期，尽管中国在各维和区参与维和行动的总人数在 １００ 人左右，明显少于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汤蓓：《规则制定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使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０ 页。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载《人民日

报》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第 ２ 版。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人

民日报》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第 ２ 版。
Ｂａｔｅｓ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ｅｉｌｌｙ，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０， ｐ． ４１．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第 ４ 版；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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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但中国在维和机制创新方面开始了新探索。① 中国对维和行

动逐步放弃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谨慎态度，派出的维和人员主要包括军事观察员、民

事警察和工程、医疗、运输等后勤保障领域。 另外，受综合国力上升的影响，中国在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摊款比也在上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对维和费用的摊款占

比不足 １％，其中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度为 ０．９％，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正常预算经费的分摊份额

分别为 １．５４１％、１．５４５％和 １．５３２ ％。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向联合国黎巴嫩维和行动派出 １８２

名后勤部队，包括一个排雷连、一个工程连、一个保障连和一个战地医院。 截至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地区的维和行动持续了 ２８ 年，且中国是该地区维

和人员当中唯一派出工兵部队的国家。③ 同时，这是中国首次向西亚地区派驻成建

制的维和分队，在任务区内执行排雷、筑路、建设停机坪和防御工事等任务。④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以色列以打击真主党为由，派兵进入黎巴嫩，造成双方 １，０００ 多人

死亡、５，０００ 人受伤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来自中国（３４ 岁中国

维和军人杜照宇）、奥地利、加拿大、芬兰的 ４ 名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观察员在以军

空袭中身亡。⑤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将驻黎巴嫩的联合国

维和部队人数增加至 １，０００ 人，同时中国政府向黎巴嫩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援

助物资。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中国共参加了联合国 １５ 项维和行动中的 １１ 项，共派出

维和人员 １，６６６ 人，包括 １，４１１ 名军人、７５ 名军事观察员和 １８０ 名警察。⑥ 除西亚

外，中国还积极参加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维和行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中国共派出 ４３５ 人

组成的后勤保障部队（含 ２７５ 名工程连、１００ 名运输连部队）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中国成为首批被允许进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国家。

截至 ２００８ 年，中国总共参与了中东 ８ 项维和行动，其中派出军人 １，０８５ 人（累计

３，２４２ 人），观察员 ５４ 人（累计 ６８８ 人），警察 １８ 人（累计 ４７ 人），中国维和人员的足

迹遍布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苏丹、西撒哈拉等，成为 ２１ 世纪初

中东地区的维和大国（见表 １）。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８７－８８．

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第 ４４ 页。
秦光龙：《维和在中东雷场———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纪事》，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第

９ 版。
陈晓波、向辉、段建勋：《我国首次成建制向中东地区派出维和分队，赴黎维和工兵营先遣队昨出征》，

载《云南日报》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１ 版。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ａｙｓ Ｉｔ Ｒｅｇｒｅｔｓ Ｕ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Ｄｅａｔｈ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ａｉｌｙ，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０６．
Ｙｉｎ 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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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参与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维和行动人数（１９９０～ ２００８ 年） （单位： 人）

联合国维和任务 任务区 时间
维和

军人

累计维

和军人
观察员

累计

观察员
警察

累计

警察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ＵＮＴＳＯ）
巴勒斯坦、以
色列、叙利亚

１９９０ 年至今 ２ ８９

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

观察团（ＵＮＩＫＯＭ）
伊拉克 和 科

威特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４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

票特派团（ＭＩＮＵＲＳＯ）
西撒哈拉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至

今
１３ ３１４

联合国在阿富汗维和行

动（ＵＮＳＭＡ）
阿富汗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

联合国在阿富汗援助行

动（ＵＮＡＭＡ）
阿富汗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

联合国在苏丹维和行动

（ＵＮＭＩＳ）
苏丹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今
４３５ １，７４０ ２３ ８８ １８ ４７

联合国在黎巴嫩临时部

队（ＵＮＩＦＩＬ）
黎巴嫩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今
３３５ １，１８７ ９ ２４

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

特混部队（ＵＮＭＩＤ）
苏丹达 尔 富

尔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至今
３１５ ３１５ ７ ７

人数总计 １，０８５ ３，２４２ ５４ ６８８ １８ ４７

资料来源：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ｕｎ．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ｚｔ ／
ｗｈ ／ ｔ５３４３２１．ｈｔ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部网站，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ａｆｆａｉｒ ／ ２０１１－０１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２４９９４９． ｈｔｍ，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维和行动的同时，中国国内积极推出联合国维和培训项

目，机制化建设不断增强。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中国和英国举行联合国维和联合培训

班。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１２ 月 ７ 日，来自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

的 １６ 名警官在北京参加了区域维和民警培训班。① ２００４ 年，中国和瑞典在北京联合

举办 ２１ 世纪联合国维和行动研讨班；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ＤＰＫＯ）联合举行训练项目。
此外，中国公安部、国防部、财政部和外交部等部门也积极出台法律法规，为中

·２２·

① 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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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人和警察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提供制度保障，维和外交开

始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国防法》
《人民武装警察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以及于 ２０１２ 年通

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 公安部专门成立了维和警

察事务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事务办公室，全面负责全国维和警察的选拔、培训、
派遣和对外交流。 在维和人员的动员征召方面，中国严格按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要

求，在各大军区和公安部体系内选拨优秀人才参与维和行动，并形成 ８ 个月定期轮换

的维和制度。①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成立，负责统一协调管理中国

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

排机制。②

中国特色的维和外交是跨部门协同的“大外交”。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中国首次召开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跨部委内部讨论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外交部、财政部和公安部

高级代表出席会议，其目标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以外交部为统筹机构，
加强国内各部委之间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选拔、培训、组织和定期轮换等方

面加强制度创新与协调。③ 继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中国在河北廊坊成立首个中国维和警察

培训中心后，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又在怀柔成立了中国维和部队培训中心，从而形成了南京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廊坊和怀柔三大维和培训基地与国际交流中心。 至此，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④

四、 主动塑造阶段（２０１２ 年以来）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加大“出资”和“出人”，加强了在联合国维和

行动中的话语权，主动设置议程的意识明显增强。 通过参与国际维和，中国在国际

层面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塑造、对维和所在地的安全塑造和对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能

力显著提升。
在中东地区，转型国家陷入新的动荡，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阿富

汗等国家转型艰难，传统的巴以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久拖未决，
中东成为全球维和的重中之重。 当前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共开展 １５ 项维和行动，总
人数为 １０４，０４３ 人，在维和行动中提供军事人员和警察人员的国家数目为 １２４ 个。

·３２·

①
②
③

④

吕蕊：《中国联合国维和行动 ２５ 年：历程、问题与前瞻》，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５２ 页。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大事记》，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１１ 版。
Ｋｏｓｓｉ Ａｙｎａｇｂｏ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２７．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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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 １５ 项维和行动中，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维和行动占 ８ 项，仍然是全球重中

之重，包括西撒哈拉特派团、苏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国位于戈兰高地的观察员

部队、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和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合国位于苏丹的

阿卜耶伊安全部队、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①

进入新时期，中国对联合国中东维和行动理念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参与范围

不断扩大，主动塑造联合国维和的话语权能力显著增强。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

出：“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
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这是新时期中国军队对自身任务的新定

位。 ２０１７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

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②。 这是中共历

届全国代表大会中首次将“国际维和”写入报告，意义深远。
从具体实践来看，２０１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参与

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分水岭。 当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的

任务区派出作战部队，旨在为中国参与南苏丹共和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工兵和医护

人员提供安全保护。 这支作战部队来自隶属于济南军区的第 ５４ 集团军的第 １６２
摩托化步兵师。 第 １６２ 摩托化步兵师是中国一类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和快速反应部

队，其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共和国的维和行动不仅有助于维护中国工兵和医护人

员在南苏丹共和国的安全，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范

围。③ ２０１３ 年，中国向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２０１４ 年中国向南苏

丹首次派出成建制的作战步兵营 １，０３１ 人，规模堪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最，
并计划部署武装直升机。④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在南苏丹任务区完成

部署。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参

与维和的坚强决心，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维和议程设置能力。 第一，中国将加入新

的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 ８，０００ 人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占联合国 ５０ 个成员国

维和待命部队总人数（４ 万人）的五分之一；第二，中国将派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员

参与维和行动，并宣布向非盟维和待命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提供 １ 亿美元的援

助，并将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第三，中国宣布设立 １０ 亿

美元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第四，未来五年内，中国将帮助其他国家训练 ２，０００

·４２·

①

②

③
④

《维持和平概况介绍》，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共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６ 页。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２４ 页。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Ｊ． Ｆ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ｏｏ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Ｂｒｉｅｆ，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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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维和人员，开展联合国 １０ 个扫雷援助项目。①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

分队（４ 架直升机及相关装备）部署至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② 中国积极

塑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积极形象，表明在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

中，中国军队成为国际和平的坚定捍卫者，是当之无愧的“和平之师”。
近年来，受民粹主义回潮的影响，美国、欧洲大国和加拿大等参与联合国在中东

维和行动的热情减弱，如美国要求将联合国维和经费缩减至 ７０ 亿美元以下，并将维

和经费的摊派比缩至 ２５％。 在埃及西奈半岛安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美国、加拿大

却在考虑缩减在西奈的维和部队。③ 受西方大国在维和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联合国维和预算为 ６８ 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
国参与维和的意愿上升，弥补了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之不足，做到“出钱又出力”。
根据中国国防部提供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累计参与了联合国在全球 ２４ 处

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人和警察 ３．１ 万人，其中 １３ 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

牲。④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摊派的预算处于第二位，占 １０．２５％（每年约 ８ 亿美

元），高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日本（９．６８％）、德国 （６．３９％）、法国 （６．２８％）和英

国（５．７７％）等。⑤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国际社会共参加了当年的 １１ 项维和行动、４ 个政治特派团，
总人数达 １．１ 万人，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指出，中国已经累计派出约 ３．５ 万人次维和

部队和 ２，７００ 人次维和警察参与各项维和行动。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大使

指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国已经组建 ８，０００ 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以及两支常备维

和警队，并完成在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的注册。 中国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派

出了第一支直升机分队，积极落实向非盟提供的 １ 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 中国—联

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维和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方向，帮助联合国加强维和人员安全

保障，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开展维和能力建设。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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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ｒｔ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ｓ Ｘｉ Ｓａｙ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ｉｔ ８， ０００ Ｔｒｏｏｐｓ ｆｏｒ Ｕ． 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ｕ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ｃｈｉｎａ⁃
ｉｄＵＳＫＣＮ０ＲＳ１Ｚ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另可参见《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大事记》。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大事记》。
周玉渊：《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第 ６９页。
“Ｆａｃｔｓ ＆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Ｘｉｎｈｕ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０８ ／ ０１ ／ ｃ＿１３６４９１１６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维持和平概况介绍》。
《王毅出席联合国维和行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ｌｈｇ＿６８１９６６ ／ ｘｇｘｗ＿６８１９７２ ／ ｔ１４９５２６９．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大使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安理会公开会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ｄｓｚｌｓｊｔ＿６７３０３６ ／ ｔ１５４６３４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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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中国将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平台，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维和

外交”，以“维和＋”为模式，形成“中国＋联合国＋第三方”的三方合作关系。① 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司和战地支援司联合发布了《新伙伴关系议程：构建联合国维和

新范式》，其不仅减少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预算，而且在苏丹、索马里等反对联合国

维和的地区，通过与非盟合作，增强联合国维和的合法性。 ２０１６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呼吁加强联合国—欧盟—非盟三方维和伙伴关系建设；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与

非盟签署了《深化联合国—非盟和平安全伙伴关系的框架文件》。② 在中国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深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增强议程设置能力的过程中，“联
合国＋”的维和外交模式，将成为中国运筹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以及与欧盟、非
盟、阿盟等地区组织整体外交的重要模式；中东则成为新时期中国探索“维和外交”
的试验场。 在西撒哈拉、苏丹达尔富尔、塞浦路斯、黎巴嫩、南苏丹、巴以等问题上，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中国运筹与各方关系的重要纽带（见表 ２）。

表 ２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的维和行动（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冲突地区 维和任务 缩写 部署维和人员 人数

西撒哈拉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

投票特派团
ＭＩＮＵＲＳＯ 联合国军事特派团专家 １０ 人 　 １０ 人

苏丹达尔富尔
非洲联盟 －联合国特

派团在达尔富尔
ＵＮＡＭＩＤ 特遣队 ３６５ 人；文职人员 ６ 人 ３７１ 人

塞浦路斯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

和部队
ＵＮＦＩＣＹＰ 警察 ６ 人 ６ 人

黎巴嫩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队
ＵＮＩＦＩＬ 特遣队 ４１０ 人；文职人员 ８ 人 ４１８ 人

南苏丹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ＵＮＭＩＳＳ
特遣队 １，０３０ 人；特遣队专家 ４
俄；警察 １２ 人；文职人员 １０ 人

１，０５６ 人

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ＵＮＴＳＯ 联合国军事特派团专家 ５ 人 ５ 人

总计 ６ 项 １，８６６ 人

资料来源：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ｎ．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２． ｐｄｆ，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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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ｒａｓｈａｎｔ Ｋｕｍａｒ Ｓｉｎｇｈ， “ Ｃｈｉｎａ􀆳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５， ２０１１， ｐ． ７９３．

周玉渊：《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第 ６６ 页；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７，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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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五、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应

对到主动塑造的过程，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

缩影，也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渐进过程。 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在全球化

进程中对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入，使得“既关心本国利益又关心他国利益”成为中国内

在接受且有效率的行为模式，中国对联合国的维和政策将更为积极和开放。①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军队将加大参与国际维

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
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②

首先，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

断增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正如有关学者的评价所言，中国派出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海外进行建桥、修路、排
雷、医护等工作，带有支持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色彩，形成“发展型”的维和参与；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提出了“发展和平”的理念，与西方提出的“自由和平”规范

形成鲜明对比。③ 中国维和工兵创造的“零伤亡”扫雷排爆技术和医疗人员抗击埃博

拉病毒经验值得向世界宣传和推广。④

其次，中国在中东地区奉行“不结盟”、“不寻求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的
“三不”政策，坚持伸张正义、反对侵略、奉行和平主义外交政策，赢得了各方的信任

和尊重，使中国在中东维和中发挥独特作用。 如在黎巴嫩维和行动中，以色列、叙利

亚、黎巴嫩等冲突方拒绝外部势力部署维和部队，却一致接受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黎

巴嫩的维和行动，主要是因为中国和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各方之间均保持友

好关系———中国的维和行动为各方所接受。
再次，维和已经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国防部维和

事务办公室和联合国维和部首次在中国举办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高级官员培训班；同
月，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联合国女性维和军官国际培训

·７２·

①

②

③
④

王永刚：《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与变革：一种国际机制变迁的视角》，载张贵洪主编：《全球治

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５７ 页。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ｈ ／ ２０１５

－０５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５８６７２３．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孟文婷：《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９８ 页。
吕蕊：《中国联合国维和行动 ２５ 年：历程、问题与前瞻》，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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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针对女性维和人员的国际培训班；９ 月，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

议在英国伦敦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出席；１１ 月，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

首次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 ２２ 个国家的 ３９ 名军人参训。 中国

促进各部委相互统筹与协调，在中东地区探索“维和外交”的新范式，已经成为中国

对中东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国参与中东维和行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实践。 联合国

维和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中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警察

１８ 人，联合国军事特派团专家 ２８ 人，军人 ２，４１８ 人，文秘人员 ３６ 人，合计 ２，５００ 人，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居首位，成为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增强全球议程设置

能力、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平台。 在中东地区，中国军人赵京民曾在西撒

哈拉担任维和特派团司令；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任命来自中

国的王小军少将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司令。①

展望未来，中国的维和外交仍任重而道远。 目前中国像印度、巴基斯坦、埃塞俄

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维和大国，但还不是维和强国；美国和欧洲虽派出维和人

员少，但议程设置能力相对较强。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部、
维和行动部、外勤支助部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核心部门担任正司级以上职

位。②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最高指挥官皆由北约成员国派出；维和部队最高统

帅机构———司令部，也完全按照北约部队指挥机构组建。③ 随着中国日益增强对中

东事务的参与，中国参与中东维和行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增强在维和行动中的议

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将是未来中国努力的重要方向。 在联合国中东维和实践中，
中国如何做到既“出钱”又“出人”，既“出思想”又“出方案”，是新时期中国从“维和

大国”向“维和强国”迈进的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 李　 意）

·８２·

①
②
③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大事记》。
何银：《联合国维和事务与中国维和话语权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３ 页。
李洪乾：《中东维和：协调多国外军排爆扫雷》，载《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２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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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ＵＮ Ｄｅｇａ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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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 Ｐｈ． 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９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ｌａｙ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ａ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ＤＩＮＧ Ｊｕｎ， Ｐｈ． 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Ｎ Ｊｉｎ，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９）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ｏｉｌ ｂｏｏｍ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ｒａｑ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ｏ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ｅ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ｉｄ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ｔ ｏｆ ｇｏｌ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　 ＸＩＡＯ Ｘｉａｎ， Ｐｈ． 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０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ｈｉｉｔ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ｃｔ ａｓ 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ａｄａ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ｕｎｄｒｕ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ｈｉｉｔｅ 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ｎｇ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ｉｆ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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